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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 60 年代，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，中苏边界冲突开始增多。在处理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，中国采取了阻止边民外逃、进行

军事斗争准备和自卫反击战、举行边界谈判等多种措施，维护了边境的稳定局势。
20 世纪 60 年代 中苏边界问题

20 世纪 50 年代，尽管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，但在

当时中苏两国结盟、中国对苏联“一边倒”政策的背景

下，中苏边界问题没有凸显出来，中苏边境处于和平状

态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，中苏两国

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，中苏边界冲突开始增多。
一

1960 年 8 月，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

第一次中苏边界冲突。此后，苏联不断破坏中苏边界现

状，包括引诱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、向中国境内推进

巡逻线、干涉中国边民的正常生活和通行、甚至殴打、绑
架中国边民，干扰中国军队正常的边防巡逻等等，中苏

边界进入了多事之秋。

1962 年 4 月 8 日，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，引发了

新疆伊犁、塔城 20 多个县的六七万边民越境外逃苏联

的“伊塔事件”。为了防止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事件的

再次发生，1962 年 4 月 23—29 日，新疆边防部门同苏联

边防部门、伊犁外事分处同苏联驻伊领事馆就我边民逃

苏事会晤七次[1]。
由于苏联在新疆制造了严重的武装叛乱事件，中国

做好了军事平叛的准备。1962 年 4 月 30 日，新疆军区要

求：“对当前未发生武装叛乱的地区，各部队要尽一切努

力，从政治上争取群众，协助当地部门宣传，尽力劝阻群

众不要外逃，保护好领导机关、国家仓库不受损失，维持

社会秩序；对一旦出现武装叛乱的地区，应毫不犹豫、果
断地、坚决用军事进剿平息、保卫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

设和人民安全。”[2]中国还加强了中苏边境的军事措施。
1962 年 6 月，“新疆地区：中苏边境、生产建设兵团的值

班部队已派出 310 人，布置在霍城至吉木乃一线的边境

前沿，执行封锁边境的任务……为了从长远着眼，加强

边防建设，新疆武警总队经与军区商量，并请示自治区

党委同意，拟在中苏、中蒙边境第一线共设 57 个站（其

中原有的 8 个站，中蒙边境新设 16 个站，中苏边境新设

33 个站），另在第二线设 10 个总站（中蒙边境 3 个，中苏

边境 7 个），分段领导各边境站；边防力量增至 2200 人

（原定增至 2000 人，后自治区党委又确定再增 200

人）。”[3]

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，苏联对中国军事威胁增大，

中国开始注意防止苏联的侵略。1963 年 9 月 27 日，毛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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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“新疆反修斗争的指

示”。他指出，要密切注意边境地区的形势，加强新疆边

疆的反修斗争。要警惕苏联的军事入侵[4]175。
同一时期，中国与苏联相邻的东部边境的安全也受

到苏联威胁。1962 年 6 月，“黑龙江计划在原有的 24 个

边境站（473 人）之外，再设 30 个边境站，并将 3 个专区

支队的边防科改为 3 个总站，另设 1 个分总站；边防力

量增至 1700 人。吉林计划在 250 公里的中苏边境设 3

个边境站、1 个总站共 140 人。”[3]1962 年 9 月 20 日，黑龙

江省委决定加强边防建设和边境管理：“增加武装力量

2000 名，增建边境工作站 15 至 20 个，使武装总数达到

3500 名至 4000 名，边境工作站达到 70 个左右，实现全

面控制，重点封锁的要求。同时把边防的交通、通讯、防
御设施策逐步地建设和健全起来。……在中苏边境我方

20 华里内划为边防区，对在边防区内居住的居民实行居

民证制度；并对居民深入进行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国际

主义和边防法规的教育，组织边防民兵协助边防机关维

护边境秩序。在嫩黑公路、滨馁铁路、松花江下游及其他

通往边境的要道、站口逐步建立一定数量的二线检查

站，堵截越境分子。”[5]

二

关于中苏边界问题，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。
1960 年 8—9 月，中国就已经先后两次向苏联提出建议

举行中苏边界谈判。1964 年 2—8 月，中苏两国举行第一

次边界谈判。中国指出，尽管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强

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，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条约

为基础签订新的条约，而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 150 多万

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。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

方领土，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。但双方可以根据

平等协商、互谅互让的原则，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，对边

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的调整。然而，苏联不承认条约

的不平等性质，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

题。中方对此当然不能同意。苏联对中苏边界问题的顽

固态度，引发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。1964 年 7 月 13 日，

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说：“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。
……一百多年以前，把贝加尔湖以东，包括伯力、海参

崴、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。这个账是算不清的。我们还

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。”[6]

1964 年 10 月，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，苏联

在中苏问题上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，中苏两党的争

论进一步发展，中苏边界冲突也进一步升级。中国领导

人对苏联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做了设想，1964 年 10 月 7

日，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说：“西安是后方，如

果苏联打我们，西安就是前线了，新疆、黑龙江、内蒙古

是第一线。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。”[7]1964 年 10 月

9 日，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：“（苏联）

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，但是搞点摩擦，制

造一些边境事件，是完全可能的。1962 年，他就在新疆把

我们几万人胁迫到苏联去了。在边境挑起冲突可能不可

能呢？那是完全可能的。这一切我们都准备着，准备他使

尽一切法宝。”[8]826

1966 年 1 月，苏蒙两国签订《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

约》，根据条约，蒙古军队的作战指挥、兵力部署、军事演

习、人事调动、军事训练等权力都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、
顾问和教官手中。（在此之前，1963 年 7 月，苏蒙签订了

针对中国的《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

定》。）到 1968 年底，驻蒙古的苏联军队的部署基本完

成。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。苏军在蒙古部

署大体完成以后，经常举行演习，多半是设想中国军队向

蒙古发动进攻的演习，他们预定一周内打到北京[9]91-92。这

样，苏联对于中国构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，苏联成为中

国最危险的敌人。
1968 年 1 月 5 日，苏联军队登上七里沁岛，打死打

伤中国居民多人，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。七里沁岛事

件后，中国军队对苏联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，采取了忍

让克制的态度。1968 年 1 月 24 日，经毛泽东同意，中央

军委指示沈阳军区、北京军区做好军事斗争的必要准

备：“如遭到苏方殴打，我可以还手，不要开枪；如苏方使

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，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，并

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。苏方用装甲车继续向我冲撞，并

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，我边防人员可以开枪予以自卫还

击；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，都要掌握‘先礼后兵’
的精神，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。中央军委还要求

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、地点和情况，事

先做好准备，多设想几种可能，拟定行动方案，有重点、

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，力争做到‘不斗则已，斗则必

胜’。”[10]391

1968 年 8 月 20 日，苏联突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。

《人民日报》随后发表文章评论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

事件，并给苏联冠以社会帝国主义的称号。对此，中国对

苏联的担心与日俱增，中国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

取代了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，中国要集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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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做好准备对付苏联的入侵。
1969 年 3 月 2 日，中苏爆发珍宝岛战役，中苏两国

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，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

回。毛泽东评论说：“中苏发生交战了，给美国人出了个

题目，好做文章了。”[11]312-3134 月 14 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九大

上发言：“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，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

打仗，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。说我们一没有用

飞机；二没有用坦克、装甲车，三没有用指挥车，打了九

个小时，敌人三次冲锋，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。说我们

不是不要飞机、坦克、装甲车，但主要是靠勇敢，要破除迷

信。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。什么飞机、坦克、装甲车

之类，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，可以对付。”[10]397 珍宝岛战

役，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，迫使苏联采取

措施结束中苏边界冲突的局面。1969 年 3 月 29 日，苏联

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，表示愿意恢复中苏边界

谈判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也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

界冲突。9 月 11 日，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

在北京机场会谈，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，双方达成了谅

解：“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、防止武装冲突、
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

协议，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。”中国希望避免中苏军

事冲突的升级，力争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。周恩来与

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时说：“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，我

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，为什么要打仗呢？我

国领土广大，足够我们去开发，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

国外，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，可是，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

远东。”[12]125-126

但是，珍宝岛事件后，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

急剧增加到近 100 万人，其中包括：50 多个步兵师，12

个战役火箭师，10 个坦克师，4 个空军军团[13]130。苏联还继

续在中苏边界进行武装挑衅，1969 年 6 月—8 月，苏联

先后在新疆裕民县巴尔克鲁山西部地区、黑龙江省抚远

县八岔岛地区、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挑起边界冲

突。
在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形势下，1969 年 8 月 28 日，

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“照办”的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

员会令》，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、各族革命人民、解放

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，特别是新疆的党政军民，随时

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，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。9 月

25-27 日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中共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召

开，研究落实加强东北、华北、西北等“三北”地区的战备

问题[14]402。10 月 15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征兵百万的

命令，决定 1969 年冬季征兵 109 万人，补充兵员[15]2736。
为了防止苏联利用中苏边界谈判之际发动对中国

的突袭，10 月 18 日，黄永胜以“林副主席第一号令”，下

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。号令称：林副主席指示，近两天

来，美苏等有许多异常情况，苏联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

来京，我们必须百倍警惕，防止苏联搞欺骗，尤其在 19

日、20 日要特别注意[14]403。根据号令，空军、海军和各军

区，特别是东北、华北、西北地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、物
资，都进行了紧急疏散。解放军共疏散 95 个师，94 万人，

4100 余架飞机和 600 余艘舰艇[16]353-354。
1969 年 10 月 20 日，中苏边界谈判再次开始。尽管

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已经达成了某些谅解，但事

后，当周恩来把这些谅解以书面形式归纳为维持边界现

状的临时措施时，柯西金并没有确认。谈判中，中国提出

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五点主张：（1）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

界的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；（2）以这些条

约为基础，通过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，并不要求

收回被沙俄割去的中国领土；（3）违反这些条约侵占据另

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，但双方可根据平等

协商、互谅互让的原则，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调

整；（4）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条约，勘界

立标；（5）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前，维持边界现状，避免武

装冲突，双方武装力量撤出一切争议地区并脱离接触

等。苏联对中国的 5 点主张拒不接受。由于苏联不承认

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，不承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条约

的不平等性质，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

题，使谈判陷入僵局[17]122。从 1969 年 10 月 20 日至 1978

年 7 月，中苏双方共进行了 15 轮谈判，由于苏联坚持顽

固的立场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，自 1978 年 7 月以后，

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。这次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 9

年，虽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，但中苏边界冲突有所缓和，

中苏两国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了。
三、结论

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，在处理中苏边界冲突问题

上，中国采取了阻止边民外逃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自

卫反击战、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等措施，维护了边境地区

的稳定局势，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。
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中国领导人开始关注中国与周

边邻国的边界问题，准备尽快解决边界问题。1960 年初，
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连开了好几次会议，全面讨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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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。中央领

导人认为，中苏边界是最长的，从东段到西段有几千公

里长的边界，也要争取解决[18]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中国在

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上，谋求平等协商、和平谈判的基本

原则。中国领导人反复说明不是为了改变领土现状、夺
回因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领土，而是为了达到合理的边

界条约。1964 年 10 月 7 日，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党政代

表团时说∶“我们现在采取攻势，讲些空话，说沙皇政府

割了我们 150 多万平方公里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雅

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把外蒙古割去了。……我们是不是

要回这些地方呢？我们不想要，只讲些空话。目的是使它

紧张一下，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条约。”[7]

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苏边界冲突，是苏联力图迫使

中国服从其战略意图，武力解决争端的必然结果。这一

时期，中国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，被迫将战略防御重点

转到对付苏联入侵上。正如 1989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戈

尔巴乔夫时说：“六十年代，在整个中苏、中蒙边界上苏联

加强军事设施，导弹不断增加，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

三分之一，军队不断增加，包括派军队到蒙古，总数达到

了一百万人。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？很自然地，中国得

出了结论。”[19]294-295 在中苏边界问题上，苏联不承认不平

等条约，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，所以，中苏边界

问题很难达成共识，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。直到 2004 年

10 月中俄签订《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》，这才全线确定

了中俄两国边界的走向，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历

史遗留问题。
在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，中国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

性相结合的应对之策。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，苏

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，针对这种情况，中国

一方面积极备战，准备应对苏联发动的战争；另一方面，

创造机会，准备再次进行中苏边界谈判。对于苏联对中

国边境的挑衅，中国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政策：“若苏军越

境挑衅，应明确指出他们是破坏中苏团结，破坏社会主

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和违反国际法规的行为，令其立即

退出，但不要开枪。若其不听甚至动武，我也暂不还击，

但应将情况立即上报，听候处理。”[20]

1969 年 3 月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后，中国领导人一

方面号召积极备战；另一方面又加强同苏联的沟通，谨

慎地处理中苏之间的问题。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形势紧

张，但中国并未在中苏边境地区增加军事力量。8 月 15

日，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：

“1969 年 8 月 14 日期间，中国军队的战斗人员、部署和

行动特点与苏联及蒙古毗连的地区没有本质上的变

化。”[21]4011969 年 10 月 1 日，毛泽东会见朝鲜崔庸健时

说∶“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，只要它不打，我们

巴不得，我们是不希望打的。”[22]10 月 7 日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声明》宣称：“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

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”，“中苏两国没有任何

理由为边界问题而打仗”。1969 年 10 月 20 日，中苏边界

谈判再次开始，尽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，但中苏之

间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。
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苏边界冲突，迫使中国领导人

认真考虑改善中国安全环境的问题。毛泽东意识到必须

使中国摆脱同时与美苏处于敌对的不利局面，“两害相

较取其轻”，他最终做出联合美国、抗衡苏联的战略抉

择，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当时的安全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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